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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修缮中的施耐庵罗贯中著书处的

“耐庵书屋”院墙外，有一处王道生住过的

旧屋。王道生何许人也？“耐庵书屋”墙外

为何有他的旧屋？这要从王道生写的《施

耐庵墓志》中的“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

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这句

话说起。从此段话来看，王道生不仅是淮

安人，而且其居所与施耐庵生前居住的院

落（现在的淮安大香渠巷6号施宅）仅一墙

之隔，两人是邻居。

那么“惜余生太晚”又没有得到施耐庵

“亲教益”的王道生，是如何写出《施耐庵墓

志》呢？这又得从王道生在福建建阳巧遇

施耐庵的门生、《三囯演义》作者罗贯中说

起。

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说：“得识其

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从中可知，罗

贯中和王道生是在福建相遇的。两人为何

会在福建相遇呢？《施耐庵传》《罗贯中传》

中也有相关叙述。施耐庵在明洪武三年

（1370年）农历三月初二病故前夕，特地嘱

托罗贯中找刻印店将他写了40多年的《水

浒传》刻印出来。施耐庵病故后，罗贯中旋

即离开淮安，到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等地

寻找刻印店刻书。可店主们读了书中的内

容，竟然都不敢承接。后来，罗贯中听闻福

建建阳自唐宋以来便是刻书重地，书坊林

立，且当地雕版印刷水平远高于其他地方，

便带着老师的《水浒传》书稿和自己写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书稿前往福建建阳。福

建建阳多家刻书店的店主看了书稿后，都

觉得写得很精彩，艺术性也高，可没有一家

敢承接。

相传，罗贯中因两本书始终刻印不成，

便来到路边一家小饭店内，一边喝闷酒一

边叹息。邻桌一位道士见他不住叹息，便

上前询问缘由。罗贯中便将十多年来为刻

书四处奔走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道士。

道士从罗贯中的话语中听到了淮安、王肇

庆等地名、人名后，激动地拉着罗贯中的手

说：“我是淮安人王道生，做典当生意的王

肇庆是我亲叔。我因幼年患病，许愿进入

我们家西边的太清观修行，这些年来云游

各地为重修太清观化缘，已有十多年没有

回淮安了。你我今有缘在此巧遇，实属缘

分。”罗贯中听说这位道士是淮安人，又是

与他们师徒交情深厚的王典当的亲侄，觉

得非常高兴。交谈中，罗贯中不仅讲述了

师傅施耐庵的身世，还讲述了他们创作《水

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情况，两人一直

聊到小店打烊。

王道生邀请罗贯中一起投宿在一座城

隍庙道观内。王道生告诉罗贯中，此处的

道长德高望重，与地方官员关系密切，又因

观中经常刻印经书而熟识当地刻书界人

士，或许可以请道长帮忙联系刻书。不过，

因朝规森严，两书还是没有刻成。

道长阅读《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

后，爱不释手，组织庙中道士数十人誊抄了

两书。此间，王道生便陪着罗贯中在建阳

一带游山玩水。

正是罗贯中在闽巧遇王道生，多年以

后，才有了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王

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写道：“去岁，其后

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

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又唏嘘叹惋；问

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这段话中的内

容，在《施耐庵传》书中得到了印证，书中写

道：“到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施耐庵的

长孙施文昱（述元）,在王肇庆孙子王寿轩

的帮助下，把施耐庵的墓迁到白驹场西落

湖，并请淮安人王道生写墓志铭。”也就是

说，王道生在福建结识罗贯中后，并没有写

《施耐庵墓志》，而是在施耐庵去世50多年

后、施耐庵的孙子去迁坟时，才写了《施耐

庵墓志》。

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中写道：“公讳

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

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

书。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髫。先生

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

每成一编，必与门人校对。”这段文字，对于

我们了解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及研究《水

浒传》,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综合《施耐庵传》《罗贯中传》《淮安文

学史》等书的内容，我们可知，在罗贯中去

世150多年后，其后裔再次带着《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书稿到福建建阳，在当

地为官的兴化人宗臣（施耐庵生前在兴化

城住过，相传还修缮过兴化城墙，口碑很

好，后裔有人一直居住在兴化）的帮助下，

《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才在福建建阳

经过雕版印刷问世。

据《施耐庵研究（续编）》载，王道生写

的《施耐庵墓志》最早发表在1928年11月

8日出版的上海《新闻报》副刊的《施耐庵

世籍考》（作者胡瑞亭）一文中。文中还提

到，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原在白驹施

氏族谱中，同时公布的史料中还有一篇《耐

庵小史》，作者袁吉人也是淮安人。

人·物·春·秋

近来，我整理以前的笔记，致力于淮阴

师范学院校园文化的研究。睹物思人，脑海

中不时浮现出于北山先生那勤勉机敏的风

范、慈祥可亲的面容和清澈如水的声音。遂

捡拾记忆，补写回忆文章，以寄托缅怀和自

励之情思。于北山（1917年—1987年）原

名于治来，字孝纯，河北霸县人。他有三重

身份：年谱专家、教育专家、文史研究专家。

撰写年谱功夫深
于北山真是了不起，34岁即着手撰写

《陆游年谱》一书。1961年，他44岁时，该

书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85年又

出过增订版。他撰写的《范成大年谱》初版

于1987年。2006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推出了《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其中《陆游

年谱》《范成大年谱》均为重版，只有《杨万

里年谱》是首次问世。

2007年1月23日，是于北山辞世20

周年忌日，淮阴师范学院召开于北山“三

谱”合璧推出座谈会，我作为校报编辑有幸

参加了座谈会，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于北山之子——于蕴生将于老的治学

经历、逸闻趣事娓娓道来：“撰写《杨万里年

谱》时，家父在中学任教，课务繁忙，白天无

暇写作。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一桌一灯，一

纸一笔，他便于古典文学之沃野之上聚精

会神地耕耘。周末、寒暑假，家父要么与国

学大师汪辟疆、古代文学批评史大师罗根

泽、词学泰斗唐圭璋一起搞学术沙龙，要么

独自泡在图书馆里。《杨万里年谱》曾被家

母丢弃在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覆

以破纸杂物，与竹头木屑为伍。1969年，

它又因为举家搬迁来到苏北，伴随父母度

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1978年，家父放弃

回南京工作的机会，来到淮阴师范专科学

校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苏北地区文献资

料匮乏，家父不得不时常寻机远赴数百里

之外的南京查阅资料。为适应图书馆的作

息时间，他中午经常就近在路边小摊上吃

两个菜包子和一碗馄饨，下榻条件之简陋，

绝非今日可想象。《杨万里年谱》原稿因搁

置20年之久，字迹已有少许漫漶，故重新

誊录一遍，内容也有大量增补。”

词学大师唐圭璋说过一句话：“小地方

同样能出大成果，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的于

北山由于倦翼思奋、壮心不已、勤奋耕耘，

被推选为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

《陆游年谱》超越前人而后来居上，《杨

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是填补空白的创

新之作。目前，“三谱”成了宋代文学研究

者案头的必备书籍。

教书育人贡献大
我第一次见到于北山先生，是在1983

年9月。他当时已经66岁，身材肥硕、精

神健旺、声如洪钟。我当时18岁，是中文系

的一名新生。他结合多年书法实践经验，教

我们如何写好字。他说：“学字者，先学三年

楷书，后学行草。做任何事都要像学书法一

样，先从正楷练起，首先要打好基础。”

我的同班同学、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正伟，在于北山逝世20周年时发来电子

邮件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于先生是我的

老师。在我上大学时，他是最风趣的老师，

也是学生最喜欢的先生。”

40多年前，于北山在淮阴师范专科学

校文科楼二楼大教室开设宋代文学课的情

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上课前，他总会根据

课程要求认真备课，讲起课来十分细心。

他讲解陆游临终前写下的那首千古绝唱

——《示儿》时，不仅点出了诗人感人至深

的家国情怀，还揭示了爱国是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这一道理。不仅如此，他还向

学生提问：“后来，陆游的子孙有没有把‘王

师北定’的好消息告诉他呢？”由此，他又讲

解了宋末元初爱国诗人林景熙的《书陆放

翁诗卷后》一诗。他用诗中“来孙却见九州

同，家祭如何告乃翁”的诗句，揭示了南宋

遗民的爱国情怀。他说，陆游的子孙确实

看到了“九州同”，但那是元朝统治下的“九

州同”，不是陆游期待的“九州同”，所以到

了家祭之日，子孙不知如何向他禀告。于

先生的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淮阴师范专科学校没有招收研

究生的资格，于北山却带了不少研究生。

1983年，应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邀请，

他为两校17名研究生讲授了为期4周的

课程“中国官制史”。

198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钱宁、张爱东，持其导师朱靖

华教授的信函，前来跟随于北山学习。后

来，钱宁的著作《秦相李斯》和《圣人》为中国

历史小说写作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张爱

东成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化学院教授。

1986年6月，于北山受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程千帆、吴新雷委托，审阅中文系研

究生程章灿的硕士论文《刘克庄年谱》，并

提出“应予通过”的评审建议。

文史研究成果多
史料考订、年谱编撰诚然是于北山的

强项，但其文学本体研究也多有斩获。淮

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许芳红说：“于北山

的研究解决了南宋文学史上很多重要问

题，尤其在南宋著名文学家艺术成就判断、

南宋文学史发展源流演变方面，他的贡献

不容小觑。”

在《论“永嘉四灵”——〈南宋文学论

稿〉部分》一文中，于北山认为，从宋元到现

代，对“永嘉四灵”的评价总体来说毁多誉

少，甚至有毁无誉，一概斥之为“破碎尖酸”

“寒蝉哀鸟”，好像中国文学史上不该有他

们的地位。这是很不公允的。他认为，“永

嘉四灵”的诗歌“不用典故，不耍花招，不设

埋伏，不炫奇逞博，不夸多斗靡……流丽清

新，自有独到处”。

于北山当年还潜心研究职官，拟着手

编写《职官史》和《职官大词典》，无奈天不

假年，这两部著作最终没有完成。关于这

两本书的书名，根据于北山逝世后周本淳、

章明寿两位教授写的回忆文章，用的是《职

官史》和《职官大词典》之名。

1994年，在于北山逝世7年后，其遗

作《八千卷楼钞本〈诚斋全集〉中“跋语九

则”笺》在文学理论刊物《文学遗产》上发

表。作者在文末对到北京图书馆核对《诚

斋集》的阎华同志谨致谢忱，体现了老一辈

学人的严谨学风。

1988年，于北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了《杨万里诗文选注》。1996年，该书又

由台湾建宏出版社再版，并收录于“中国古

典文学选读”丛书中。

我时常在想，如果于北山先生能够把

《职官史》和《职官大词典》写完，甚至写完

《南宋文学论稿》，那该有多好！

于北山先生讲课风采

于北山先生的三重身份
■张同刚

王道生写《施耐庵墓志》的由来
■徐怀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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